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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关怀伴我成长”征文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责

任
心

■
陈
晓
良我是影像科主治医师，身为技术

骨干的我，在检验科李莲群主任介绍
下，在放射科杨素华主任的积极推荐
下，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通过了党组
织考验，我于2002年6月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

犹记得1996年刚到肿瘤医院时，
放射科只有两台X光机、一台钼靶摄
影机和来自法国的胃肠机。为了提高
医疗服务能力，科室决定使用“介入治
疗”新技术，在杨主任的带领下，大家
群策群力，在胃肠机的X线球管下方
放一个长方形的铅防护套，做成简易
的介入设备。当时的我对辐射心有余
悸，杨主任开导我说：“作为一名影像
科医务工作者，作为向党组织靠拢的
骨干和将来的入党积极分子，我们一
方面要做好防护，另一方面要积极克
服困难，勇挑重担，你必须掌握介入治
疗这门新技术。”

就这样，我开启了在影像科工作
的历程，并于1998年进修学习了介入
技术。在岗位上埋头苦干的同时，我
的能力也受到了科室同事及患者的认
可，介入手术也越做越好。

直到现在，我依旧能够清晰地记
得宣誓时既兴奋又紧张的样子。兴奋

的是我通过了党组织的考验，成为了
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紧张的是作为
一名党员，我必须要更加努力，才能不
辜负党组织对我的信任。

入党后，我时刻提醒自己要以党
员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2006年 6
月，在小孩刚满周岁的情况下，我响应
卫生部和重庆市卫生局“千支医疗队，
万名医务人员送医下乡”的号召，克服
家庭的重重困扰和压力，支援巫溪县
人民医院。为基层带去技术和教学工
作，提升了基层医疗的质量。

2008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来
到重新组建的核医学科工作。当时的
科室只有两人，面临结构重建、人员不
足、新购设备待装、诊治项目开展少等
一系列的难题。我深知面临挑战与压
力，作为一名党员不能退缩与逃避，于
是我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进
修，同时完成了重庆医科大学放射医
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习。不断加强科室

建设，加强与临床科室的沟通交流，推
广核医学的诊疗技术，在我和团队的
努力下，核医学科从一个只有两人，只
有一台 SPECT/CT，年诊疗人次只有
1500人次的小科室，发展到了现在的
科室成员40人，年总诊疗人次24000
多人次的大科室。

如今，科室拥有了128层PET-CT、
2台SPECT/CT、医用回旋加速器等大
型设备，建成了核医学治疗病房、正电
子药物合成中心、核医学实验室，同时
拥有《放射性药品四类许可证》。成为
重庆及西部地区核医学发展最快的单
位。与此同时，我也多次被评为优秀
个人及优秀共产党员。

党员是一面旗帜，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召唤下的积极战斗的旗帜。无论
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要勇于亮出党员
身份，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时
刻以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为宗旨，把人
民对健康的美好期望作为自己的责任。

在工作中，我要不断总结经验，提
升理论水平和创新医疗技术，特别是
把分子影像的精准诊疗技术应用到重
庆及西部地区的肿瘤防治事业上。保
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提高理
论素养，完善知识结构，增强业务能
力，拓宽学习领域，强化实践锻炼，始
终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在岗位上争创
一流业绩。在生活中，我严于律己，宽
以待人，带头作好作风建设，和不良作
风作斗争。作好党风廉政建设。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军校放暑假，按规定必须着便
装。父亲见了这样的我，一脸的不高
兴。你一个军校学员，首先得是个军
人。军人不穿军装，算哪门子事？我
向父亲解释这是军校的规定，必须严
格执行。父亲就咕噜说我不明白你们
的规矩。一边说着，一边把我的大檐
帽往头上戴，还穿上了我带回家的长
袖军上衣。招呼我，来来来，帮我照个
相，让我也尝尝军人的味道。

但是当镜头和闪光灯对准父亲的
时候，父亲却莫名紧张、手足无措起
来。五十多岁的人了，背已驼，腰已
弯，看着父亲穿着军装搭配一条肥大
的黑色短裤，我忍俊不禁，飞快地摁下
了快门。“柯达”胶卷冲印出来，照片上
父亲不伦不类的打扮，脸上满是羞涩
和不安，逗得一家人哈哈大笑。而我
的心中，五味杂陈。

我知道，在父亲心中，同样有过色
彩斑斓的梦想，其中之一便是从军。
听伯伯叔叔们说，父亲十四五岁时曾
跑到接兵军官面前央求参加志愿军。
但不知什么原因，父亲美丽的从军梦，
终归没能如愿。

后来父亲从事建筑行业。繁重的
劳动之余，他会从《霞岛》《林海雪原》
《烈火金刚》《激战无名川》这些军事题
材的文字中寻求慰藉。受父亲的影
响，那些“写打仗”的小说读本，被我和
我的兄弟从他的枕头底下翻出来，囫
囵吞枣地读了个大概。

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就对军队生
活有了向往，那时就有了“我们要当解

放军”的想法！20世纪80年代，父亲
先后把我和大弟弟送进了人民解放
军这所大学校。对我来说，从军 16
载，掘隧道当工程兵，懂得了什么叫
奉献；上战场当作战参谋，知道了什
么叫忠诚。军营历练摔打，从青涩士
兵成长为野战部队的少校军官。大
弟弟晚我三年入伍，去了南海舰队。
探家归来，弟弟穿着江南小镇上比较
少见的深蓝色水兵服，一时让许多少
男少女羡慕……

父亲的三个儿子，两个到部队当
兵，是不是了却了父亲当年难圆从军
梦的失望呢？我们没有问不善言谈的
老爹。但是从父亲母亲见到我们戎装
在身就分外开心的爽朗笑声中，我们
似乎找到了答案——军装穿在身，就
意味着儿子们在为国尽忠效力；作为
解放军士兵的父母，这是天底下最大
的光荣。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受邀参加镇
武装部庆祝“八一建军节”军属座谈
会，父亲与数十位大爷大伯一起，毕恭
毕敬坐在台下，看着他的儿子身穿军
装在讲台上发言，其欣喜若狂的表情，
我在主席台上看得清清楚楚。1989
年夏天，父亲和母亲坐上绿皮火车，在
拥挤的硬座车厢里坐了三天两夜，顾
不得双腿肿胀、头晕眼花，千里迢迢去
看望在南海舰队服役的弟弟。在军港

码头，两位老人怯生生地看着身穿舰
队军乐团制服的二儿子和他的战友们
列队吹奏军乐为挂满旗帜远航的军舰
送行。雄浑激越的军乐声中，从未见
过如此庄严阵势的父亲母亲，激动得
说不出话来，在他们的眼里，闪烁着幸
福的泪光……

这样的故事或生活片断，早已如
底片一样印入脑海。是啊，父爱如山，
母爱似河，若没有父亲母亲的支持，我
们的从军梦，或许是另一番景象。现
在，我与我的海军兄弟早已转业到地
方。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做一
个穿便装的军人。

时光列车驶入了新时代，转眼到
了孙辈这一代。

万分遗憾的是父亲此时已经远行，
老人家怕是做梦也想不到他的三个孙
子中有两个像他们的父辈一样，走上了
精忠报国的从军之路。一个投身警营，
当上消防员；一个从航空大学毕业，加
入到现代化的海军航空兵部队。

他们参军入伍，不仅延续了我家
祖孙三代的从军梦，更为建设新时代
人民军队，实现敢打仗、打胜仗强军目
标注入了新鲜血液……

我想，九泉之下父亲的从军梦，儿孙
帮您已圆了。作为曾经为共和国站岗放
哨的战士，我们思前想后，心中涌动的不
仅有自豪，更有绵长无尽的思念。

流逝的岁月永远流逝
眼前的日子不断延伸
闹钟不闹鹊雀枝上叫
人们用收获计算时辰
时针分针不停地转动

只是计时方式前后不等

作旧了的泰安古镇就挂在青城后山
身边的味江河水流淌新鲜的章节。

涉水而上
多年以来此地一直在分泌神秘气息
唐朝的时候有个叫唐求的一瓢诗人

曾在岸边写诗
我此行的目的不是来拾捡诗瓢

通透的味江水
能看见石缝中捉迷藏的麻花鱼

鱼们生活在这片不需要掩饰的世界中
从容，自在，随遇而安

味江水在巨大的怪石间迂回行进
我则坐在一块满是青苔的石头上

我坚信这些青苔
都是耸入云霄的树梢拦住的那些阳光

零星坠落腐烂后的遗骸
潮湿的灵魂

就晾晒在石头上长时间打盹
盛夏的中午，许多蝉却不甘寂寞

我平静的心境早已禁不住这样的撩拨
还是让杂乱无章的情绪泡在水中

在青城后山
我远离城市的信息覆盖

体温和血压随之慢慢降了下来

陈旧而又透明的阳光
不经意抵达了七月的正午

将整个心房装扮成初恋的燥热
满身的汗渍，是一把疼痛的泪水

洁白的肉体，抽打着石梯两侧的影子

攀爬都江堰的灵岩山
每一种感动都是灵岩寺摇曳出的烟火

那些虚无的火焰，践踏着
植被笼罩的废墟，以及

石阶两边的落叶，地面的声音
仅仅只有脚步唯一的回响

如此辽阔的幽静，有说不出来的沧桑
一些壁画色彩的忧伤

被习习凉风的情绪带走
山顶如刀，削去了白茫茫的阳光
巨大的暗影，在树林中摇摆不定

沿着风钻进来的缝隙
宛如一张喝醉了酒的玻璃

我解开了自己的疲惫和酷热
一股野草的清香，淡淡地飘来

顿时让我清醒地俯瞰
躺在绿色草原的都江堰

好像是我熟悉的一段音乐
从谷底，缓慢上升而来

最后，弥漫在紫坪铺水库的渺茫中

这个酷热难耐的夏天
寂寞溶解在岷江河流
所有的忧乐和得失

都化为灵岩寺的一缕烟尘
汇合于野花杂草凌乱的天下

父亲的 梦
■罗 毅

味江河
■■王富祥

灵岩山，削去了
陈旧的阳光

■■冉 杰

闹钟
■■张广东

一

痛苦和欢乐
都是你的热泪
最放浪不羁的
最清纯如水

二

远去的铁轨
交合了

孕育出一种
奇特的声音
咔嚓咔嚓
响个不停

无题
■横舟夜渡

从军


